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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红粉劫

黄昏。
烟外斜阳，柳内长堤。
一骑在烟柳中漫步长堤上。
青骢白马紫丝缰。
马上人亦是一身白衣，腰悬三尺七色明珠宝剑，年轻而英俊。
将落的斜阳在他的身上抹了一层金辉，轻柔的春风，吹飘着他的头巾，
鬓发衣裳，柳烟彷佛如云雾；骤看下，人宛若天外飘来，此际又似要随风归
去。
也许就只有天人才有一张他这样英俊的脸庞。

※               ※                 ※

长堤下泊着一叶轻舟，一个老渔翁正与女儿在整理鱼网，听得马蹄声，
不觉就抬头望去。
老渔翁精神矍铄，他那个女儿看样子才不过十七八岁，面貌颇娟好，
衬着一袭藕色衣裳，更显得风姿绰约。
一望之下，两人齐都一怔。
老渔翁面露惊讶之色，他那个女儿那剎那却竟似痴了。
白衣人亦察觉这父女两人的存在，目光一垂，露齿一笑。
这一笑，比春风更轻柔，既亲切，又和蔼。
烟柳葱茏，春色已浓如酒。
白衣人这一笑却比酒还浓，那个少女一时间心神俱醉。
老渔翁也有微醉之感，目光已蒙眬趄来，由心惊叹了一声。
… …怎么人间有这样英俊、这样迷人的男儿？
这个年纪的男人，对白衣人这一笑也竟然有这种感觉，年轻的少女又
焉能不为这一笑迷惑？

※               ※                 ※

白衣人一笑便自抬头，金鞭一落，胯下青骡马脚步一快。
那个少女目送白衣人远去，一动也都不动，眼瞳中有一丝惆怅，也有
一丝凄凉，忽然流下了两行珠泪。
老渔翁一直没有留意，这时候倏的留意，惊讶的问道：“金娃，怎样
了？”
少女彷佛没有听到，仍然痴望着白衣人的去向。
老渔翁看见她全无反应，振吭再呼道：“金娃！”
金娃浑身一震，几乎栽翻舟外。
老渔翁慌忙一把扶住。
金娃如梦初觉，道：“爹，是你在叫我？”
老渔翁道：“当然是我。”



“什么事？”
“我正要问你什么事？”
金娃愕然道：“没事啊！”
老渔翁道：“那么你为什么流泪？”
金娃“嗄”一声，伸手往眼睛揩去。
泪珠已被风吹落，触手冰凉，她又是一怔，脸颊连随就一红。
看样子，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流泪。
老渔翁眼里分明，也觉得奇怪，但旋即若有所悟，笑问道：“是不是因
为方才走马经过那位公子？”
金娃的脸颊更红，忙不迭的摇头道：“怎会呢！”
老渔翁道：“那是为什么？”
金娃茫然摇头道：“我也下知道。”
这是事实。
老渔翁转问她道：“你认识那位公子吗？”
金娃摇头道：“不认识。”
她接随反问老渔翁：“爹呢？”
老渔翁笑笑点头。
金娃追问道：“他是谁？”
老渔翁笑问道：“你问来干什么？”
金娃撤娇道：“爹，你说嘛。”
老渔翁点头笑道：“他就是爹以前踉你说过的⋯⋯”
金娃脱口道：“是不是萧公子？”
老渔翁点头道：“除了萧七，还有谁能够只一笑就令我的金娃失魂落
魄？”
金娃嘟嘴道：“谁失魂落魄了？”
老渔翁笑道：“还不承认啊，方才若不是爹一把扶住你，现在我看得要
用鱼网将你从水里捞上来。”
金娃跺足道：“爹，你再这样取笑我，看我以后还替不替你买酒？”
老渔翁却说道：“爹说的可都是老实话。”
金娃的脸颊忽然又一红，道：“这位萧公子长得好俊呀。”
老渔翁道：“否则又怎会被称为天下第一美男子？”
金娃道：“爹⋯⋯”
只说了一个字便又住口。
老渔翁道：“你还想知道他什么？”
金娃反问道：“爹还知道他什么？”
老渔翁摇头道：“你爹下过是一个捕鱼的，连这次算在内，也只是见过
他两次，我又怎能知道他多少？”
金娃道：“怎么不向其它人打听打听呢？”
老渔翁笑道：“又不是要跟他论婚嫁，打听来干什么？”
金娃垂下头去，若有所思。
老渔翁看着她，道：“你又在想什么？”
金娃半晌才抬起头来，吶吶地问道：“爹，你看萧公子是不是喜欢我？”
老渔翁一呆，问道：“你觉得他喜欢你？”
金娃道：“他方才不是在对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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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出口，她的脸颊已红如晚霞。
老渔翁又是一呆，笑道：“若说这就是喜欢，那么他现在的妻妾即使没
有一万，九千九大概少不了的。”
金娃道：“萧公子很喜欢笑？”
老渔翁道：“以爹所知，这个人虽然本领高强，家里又富有，可是性情
和蔼，毫无架子，平素总是笑脸迎人，很少厉言恶色以对。”
金娃心头一阵失望，道：“真的？”
老渔翁道：“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我相信错不了。”
金娃黯然无语。
老渔翁看在眼内，叹了一口气，道：“就算他真的是有些喜欢你，我们
也高攀不起。”
金娃道：“嗯。”
老渔翁接道：“爹虽然年幼时跟村中的先生念过些书，所以也教你认得
几个字，但我们到底是穷苦的捕鱼人家。”
金娃道：“女儿也知道。”
“你知道就好了。”老渔翁目光一转，“再说嘛，他若是真的喜欢你，最
低限度，也该暂留片刻，一问你的姓名。”
金娃一声叹息，老渔翁一正面容，接道：“也幸好如此，否则可够爹担
心的。”
金娃叹息地道：“我们是配不起人家嘛。”
老渔翁道：“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什么原因？”
“这个人听说风流得很，到处留情，每一年都有不少人或为妻子，或为
女儿，或为姊妹来找他算账。”

“我看他不像这种人。”金娃面露怀疑之色。
老渔翁笑道：“你才见过他一面，就这样肯定？”
金娃红着脸，道：“实在不像啊。”
老渔翁也不分辨，笑道：“像也好，不像也好，与我们都无关，管他呢？”
低头继续去整理鱼网。
金娃仍然望着长堤那边，倏的又问道：“不知萧公子哪儿去了？”
老渔翁漫应道：“大概回家。”
“他家在哪儿？”
“听说就在乐平县。”
“爹，什么时候我们也去乐平县走走？”金娃这句话出口，脸颊又红了。
老渔翁霍地抬头，笑笑道：“怎么？还下死心？”
金娃轻咬着嘴唇，不作声。
老渔翁笑接道：“乐平县我们不去了，但这样好不好，以后每天这时候
我们就将船泊在这儿，他若是一个有心人，一定会再到这儿来寻你。”
金娃既喜还羞，道：“一定？”
老渔翁点头，道：“不过也有一个期限。”
“多久？”
“三个月。”
“才九十天嘛。”
“应该足够了。”老渔翁又垂下头。



也不过片刻，金娃突然叫起来：“爹，你看！”
“难不成这么快就回头了？”老渔翁嘟喃着将头抬起来。
他并没有看见白马金鞭的萧七，金娃也不是望着萧七离开的方向。
她杏眼圆睁，瞬也不瞬的望着上面的柳堤。
一团浓重的烟正在柳堤上面弥漫开来。
斜阳未下，那团白烟在斜阳光影中，翻翻滚滚，就像是一个不停在变
动的水母，又像是火炉上一锅正在沸腾的米粥。
斜阳如血，残霞如血。
那团翻滚的白烟也彷佛有血光在闪动，诡异之极。
附近的几株柳树已经消失在白烟中，也不知只是被白烟掩盖还是被白
烟吞噬，不存在人间。
白烟逐渐竟是向小舟这边接近。
老渔翁越看越奇怪，道：“哪儿来的这股白烟？”
金娃摇头道：“不知道，我本来看着那边，突然好象听到有什么声响，
转眼一望，这股白烟就出现了。”
老渔翁说道：“莫不是什么地方失火了？”
金娃道：“这附近有什么东西可烧的呢？”
老渔翁点头道：“不错，那股烟也不是这样。”
一股难言的恐惧突然袭上金娃的心头，冲口道：“爹，我害怕。”
老渔翁笑道：“不过是一团白烟，有什么可怕？”
他口里尽管这样说，心中其赏也有些害怕。
打鱼的人家本来就是比较纯朴，他活到现在，事实也从来没有见过这
种事情。
也就在这个时候，那团白烟中突然响起了一阵怪笑。
那阵怪笑声并不响亮，但听来却又非常清楚。
彷佛从天而降，又彷佛在地底涌上来，再一听，竟又似从水中发出。
说怪这笑声也实在怪得很，简直就不像由人口中发出来。
最低限度，老渔翁有生以来就从未听过这样怪的笑声。
他不由自主站起身子，金娃也几乎同时站起身子，那个身子已开始颤
抖起来。
怪笑声连绵不绝，越来越低沉，越来越森冷，越来越恐怖。
老渔翁那片刻自然而然的生出了好几个恐怖念头，终于忍下住失声问
道：“是⋯⋯是谁在⋯⋯笑？”
他的语声不住在颤抖，已有些不像他的语声。
翻滚的白烟应声“突突”的乱飞，彷佛有什么东西还在其中挣扎欲出。
老渔翁由心寒了出来。
金娃越看越害怕，失声道：“爹，我们快离开这里。”
老渔翁一言惊醒梦中人，慌忙俯身拿起船头上插着的那支竹竿。
小舟却是系在堤边的一株树上，金娃虽然想立即走过去将绳子解开来，
可是一双脚不知何时竟已软了，完全就不由自己。
也就在这个时候，那团白烟中倏的涌出了一样东西来。
老渔翁父女一眼瞥见，不约而同的一声惊呼，都是一个字。
“鬼！”



※               ※                 ※

“鬼”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有人可以肯定。
甚至“鬼”是否存在，也没有人敢断言。
千百年来，话说见过鬼的人虽然不少，真正见过鬼的人却怕并不多。
甚至可能一个都没有。
且故妄听之。
但人各其词，文人画家的笔下，也各呈其异。
不过一个没有肉，没有血，只有一种骷髅，却又能够活动的束西，除
了“鬼”之外，只怕没有第二个更适当的称呼了。
出现在老渔翁父女跟前的，正是一个那样的骷髅。
那骷髅散发着一个惨白色，令人心悸的光芒，裹在一块黑色的头巾之
中。骷髅的下面是一袭黑色的长衫，胸襟敞开处，隐约露出了一条条惨白色
的骨骼，拥着白烟，正向老渔翁父女飘过去。
骷髅的牙齿紧闭，那种恐怖的笑声分明就是在这个骷髅头内发出来。
老渔翁父女所有的动作那剎那完全停顿。
恐怖的笑声实时一敛，一个语声紧接从骷髅内传出来，道：“我王已决
定下嫁萧七，有命令下来，人间女子若有对萧七妄生爱念，一律勾其魂，夺
其魄！”
那语声诡异之极，森冷之极，恐怖之极。这完全不像人声，丝毫也不
像。
最低限度，老渔翁父女就从来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人声。
他们只听得毛骨悚然，半晌老渔翁才明白那番说话的意思，变色道：“你
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人都不是。”
“真⋯⋯真的是鬼？”
“人间如此称呼的。”
“你来干什么？”
“话已经说在前头。”
“你⋯⋯你⋯⋯”老渔翁面色一变再变，颤抖着一连说了两个“你”字，
仍然接下上话去。
骷髅这时候又已飘近了点，黑黝黝的两个眼窟内闪烁着惨绿色的磷光，
彷佛在瞅着金娃，忽然道：“金娃，你可知罪？”
金娃浑身一震，颤声道：“你⋯⋯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地狱冤差，勾魂使者，岂有不知的事！”
“我没有犯罪。”
“你没有听清楚，觊觎萧七，妄生爱念，罪大之极。”
金娃道：“我⋯⋯”
老渔翁截口分辨道：“她只是随便说说，并没有那意思。”
骷髅却问金娃：“金娃，你是否很喜欢萧七？”
金娃竟不由自主点头。
老渔翁急忙挡在金娃面前。
骷髅实时道：“金娃，随我来！”
语声更阴森，更冰冷，彷佛在呼唤金娃的魂魄。



金娃惊惶之极，失声的叫道：“我不去！”
“岂由你不来。”骷髅又发出那种恐怖的笑声，拥着白烟继续飘前。
那团白烟距离小舟已经下过咫尺。
老渔翁那剎那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猛举起竹竿，迎头向那个骷髅击
去，那个骷髅似乎冷不防老渔翁有此一着，竟然没有闪避。
莫非他无所不知，只不过信口胡诌，抑或他知道那支竹竿根本下能将
他如何？

“卜”一声，那支竹竿正击在骷髅之上，那个骷髅立时爆开，粉屑也似
飞扬开去，那个骷髅头竟就像白粉捏成的一样。
黑头巾迅速萎缩。
粉白烟白，飞扬的粉末剎那消失在烟中。
怪笑声立止，一声狼嗥般恐怖已极的怪叫声旋即在白烟中响起来。
那团白烟也同时暴盛，迅速将那只小舟吞噬。白烟中响起了金娃的惨
叫声，老渔翁的惊呼声。也只是剎那，所有的声音完全消失，天地间完全静
寂下来。
前所未有的静寂，死亡一样的静寂。
连风都静止。
烟仍然在翻滚，无声的在翻滚。
夕阳已西下。
残霞如血，江水知血。
整条柳堤一如浴在血中。
鲜血。

※               ※                 ※

西下夕阳上月。
未到十五，已将十五。
月已圆。
月色苍白，柳堤苍白。
有雾。
雾未浓。
那股妖异白烟却已经完全消散。小舟仍系在那株柳树下，老渔翁父女
仍在舟中，都是仰卧着，闭上眼，一动都不动。那支竹竿也仍然握在老渔翁
的手里，莫非就是他竹竿一击，触怒了那个勾魂使者，非独勾去了金娃的魂
魄，连他的也一并夺去了？
夜风吹拂，夜雾凄迷。
水荡漾，舟摇曳，发出了一阵阵轻微的“依呀”声响。
“依呀”声响中，那个老渔翁竟然悠悠醒转，他睁开眼睛，眼珠子一转，
记忆彷佛就突然恢复过来，一骨碌爬起身子，目光就落在金娃面上。
金娃并没有醒转，仍然直卧在那儿，一双眼睛紧闭，面上毫无血色白
纸也似。
老渔翁呆了好一会才蹲下身子，伸手探向金娃的鼻子。
他的手颤抖得很厉害。
一触之下，他就像给毒蛇在手背上咬了一口，猛可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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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手冰冷，金娃的鼻尖就像冰雪般，一些反应也都没有。
老渔翁随即第二次伸手摸去。
那只手颤抖得更厉害，这一次他没有再缩手。
金娃的气息已经断绝。
老渔翁的眼泪突然直流，双手猛地将金娃的尸体抱起来，发狂的摇撼，
撕心裂肺的呼叫：“金娃⋯⋯金娃⋯⋯”
没有回答，没有反应。
老渔翁声嘶力竭，跪倒在舟上，不住的叩头。
他早年丧妻，就只有金娃一个女儿相依为命，但现在他唯一的这个女
儿竟因为喜欢萧七，被地狱鬼差勾魂夺魄，你叫他如何不伤心？又如何甘心？
头已破裂，血在奔流。
老渔翁血泪哀求，咽喉已嘶哑。
没有理会。
夺魄勾魄的那个骷髅，那个地狱鬼差已回返幽冥，柳堤上也没有人。
一个也没有。

※               ※                 ※

夕阳未下。
萧七人仍在柳堤上。
同样是柳堤，离开老渔翁父女却已有数百丈，在他的心中，也已没有
老渔翁父女的存在。
他的笑，并不是只向金娃，也向那个老渔翁，只为了表示他的好感，
绝无丝毫的爱意。
对任何人他都有好感，只有一种例外。
恶人。
他虽然不认识老渔翁父女，也没有一双只一瞥就能够分清楚善恶的眼
睛，但是他相信，那样的一个渔家，应该不会是恶人。
寂静的柳堤上，难得遇上一个人，莫说是一笑，即使了打一个招呼，
问一声安好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况且他本来就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人。
他却是怎也想不到那一笑竟然引起金娃的误会，更想下到一笑竟然使
金娃魄散魂飞。
地狱的使者也没有在他的跟前出现过，地狱中的女阎罗也、有给他任
何通知。
到现在为止，他仍然不知道地狱中的女阎罗已决定下嫁他，而且严禁
人间的女孩子对他生出爱念。
若是他知道，他一定不肯对金娃笑。
无论如何，他到底是一个善良的人。

第二章　断肠剑



这条柳堤萧七并不是第一次走过。
他知道这条柳堤虽然长，但入夜之前，以他现在的速度，必可以走完，
但这条柳堤给人的却是无尽的感觉，夕阳又已将西下，所以他不由自主打快
了马。
他一直没有回头。
即使他现在回头，也看不到数百丈那么远，看不到那边发生的怪事。
前面不远的柳堤下也泊着一叶轻舟，一个头戴着竹笠，赤裸着上身的
汉子正在拔起船头上插着的竹竿，另一个也是头戴竹笠，却身穿灰衣的汉子
正涉水走向堤下一株柳树。
那叶轻舟就是用绳子系在那株柳树之上。
灰衣汉子正就是走过去解开那一条绳子。
他们虽然听到蹄声，只见微微抬头一瞥，就继续做他们的事情。
对于这个美男子，他们似乎并不感兴趣。
萧七也只是瞟了这两个人一眼。
绳子解开的时候，萧七正从小舟上经过。
灰衣汉子解绳的动作却于剎那间突然停顿，弃绳，纵身，飞鹤般凌空
一拔二丈，半空中右手一翻，一支软剑从袖中飞出，飕的卷向萧七的头颅。
几乎同时，赤膊汉子亦从舟上拔起身子，手中竹竿的前端铮的弹出一
文长逾一尺的枪尖，竹竿立时变长枪，嗤的疾向萧七的腰间刺去。
才刺到一半，那支长枪倏的猛一弹，一刺变成了六刺，本来只刺萧七
的腰间，这剎那竟变了连刺萧七的肩、胁、腰、腿、膝、胫六个地方。
剑狠毒“枪凌厉”迅速而突然，若换是别人，不难就死在这一枪一剑
的暗袭之下。
可惜他们暗算的是萧七，萧七的确一直都没有留意这两人，但这两人
才一动，他立即就察觉。

“谁？”
叱喝声出口，萧七颀长的身子就离鞍飞起来，凌空一个风车大翻身，
落在旁边一株柳树剑从他的脚下卷空，长枪“哧哧哧哧哧”刺空了五刺，最
后一刺“夺”的刺在马腹上。
一刺即出，血激溅，那匹马痛极悲嘶，四蹄暴撒，狂奔了出去。
才奔出几丈，那匹马就倒了下来，伤口周围的肌肉这片刻竟已变成紫
黑色。
流出来的血也都变成了紫黑色。
枪尖上有毒。
萧七看在眼内，面色一变，又一声叱喝：“谁？”
那两个汉子身形已落在柳堤上，一左一右，应声手一挑，他头上戴着
的竹笠“呼呼”的飞了起来。
竹笠不是两张中年人的脸庞，容貌相似，年纪也显然差不多，好象就
是兄弟。
事实就是兄弟。
这兄弟俩也就是江湖中人闻名色变的“中州双煞”，一个叫万安，一个
叫万吉。
惹上他们兄弟两人的却是大大不妙。
因为这兄弟两人心既狠，手更辣，而且瑕疵必报，不致对力于死绝下



会罢休。
万安长于枪，枪尖上淬毒，万吉精于剑，剑锋上一样淬毒。
剧毒“绝毒”

※               ※                 ※

竹笠飞开，夕阳就斜照在万安万吉兄弟的脸庞上。
丑恶的脸庞，狠毒的表情，披上金黄的阳光，有如两头凶猛的狮虎。
萧七目光一闪，冷笑道：“原来中州双煞！”
万吉软剑迎风一抖，道：“正是我们兄弟。”
萧七道：“想不到。”
万安道：“你当然想不到我们兄弟竟然会找到这里。”
萧七道：“我只是想不到堂堂中州双煞竟然会双双埋伏暗算，若不是两
位竹笠取下，露出本来面目，我还以为是两个小贼。”
万安脸庞一沉，道：“对付你这种不择手段之徒本就该不择手段！”
萧七道：“我如何下择手段！”
万安道：“你自己清楚！”
萧七道：“两位说话最好放明白！”
万吉冷笑道：“丁香这个女人你大概还没有忘记吧？”
萧七恍然道：“敢情两位就为了丁香那件事情到来找我？”
万安道：“一些也下错。”
万吉道：“幸好你这位萧公子还没有忘记。”
万安接问道：“丁香是何人，萧公子相信也一样并没有忘掉。”
萧七道：“嗯。”
万吉道：“诱拐别人的妻子，这笔账，你说应该怎样算？”
萧七却问道：“丁香是谁的妻子？”
万吉道：“萧公子到底还是一个健忘之人。”
萧七再问道：“是谁的？”
万吉道：“是我的。”
萧七道：“健忘的并不是萧某人，是你万老二。”
万吉道：“哦？”
萧七道：“萧某人清楚记得，丁香乃是范小山的妻子。”
万吉闷哼了一声说道：“这是两年之前的事情。”
萧七道：“之后呢？”
万安道：“丁香就改嫁给我二弟。”
萧七道：“范小山却说，是你那位二弟见色起心，将丁香强抢了去。”
万安回答道：“片面之词，又何足为据？”
萧七淡然道：“范小山一介文弱书生，就是胆子怎样大，也不敢犯到中
州双煞头上，在动手之前，我也曾问过附近好些人，异口同声，都是那样说。”
万吉冷笑道：“所以你就替范小山出头，到我们万家庄将丁香抢回去是
不是？是不是？”
萧七直认不讳道：“是！”
万吉道：“你好大的胆子！”
萧七道：“过奖。”



万安插口道：“怪不得有句话说⋯⋯色胆包天！”
萧七眨眨眼睛，道：“哦！”
万安道：“你这位萧公子是怎样的一个人，有谁不知道？”
万吉接道：“话说到底，还不是瞧上了丁香。”
萧七说道：“两位大概还未知道范小山⋯⋯”
万吉截口道：“难道是你的朋友？”
萧七道：“朋友的朋友。”
万吉道：“朋友妻，下可欺。”
萧七道：“这个还用说？”
万吉道：“朋友的朋友，也一样？”
“也一样。”
万吉大笑，转顾万安道：“大哥可曾见过鱼到嘴也不咬一口的猫儿？”
万安摇头道：“不曾。”
“丁香好歹也已经做了我的妻子两年了。”
“若有人夺你妻子，淫你妻，你又将怎样？”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萧七冷冷插口道：“这句话应该由范小山来说。”
万吉道：“丁香随我离开他之际，我却是没有听到他这样说。”
萧七道：“一个文弱书生给刀架在脖子上，又哪里还敢说话？”
万吉道：“怎样也好，我万吉总算有个交代。”
萧七道：“我找到去的时候，两位却恰巧都不在家。”
万吉冷笑道：“真是巧得很。”
萧七道：“不过我已经给两位的管家交代过了。”
万吉道：“而且还打断了他的两条肋骨。”
萧七道：“这个我倒没有数。”
万吉道：“你没有我有。”
他冷笑接道：“听说你当时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萧七道：“有没有，相信也没有什么分别。”
万吉冷笑。
万安亦自冷笑一声，道：“你那次来得倒也是时候！”
萧七道：“事情有时就是那么巧。”
万安道：“话到现在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
萧七道：“说得却不是时候。”
万安道：“哦。”
“这些话应该在你们方才动手之前就说清楚。”
“若是连那一剑七枪你也躲不开，根本就没有资格跟我们说话。”
萧七冷笑。
万安霍地一捋手中长枪，喝道：“拔剑！”
萧七的右手缓缓移向腰间那支明珠宝剑。
万吉实时一声暴喝：“且慢！”
万安道：“二弟你还有什么事情？”
万吉却瞪着萧七问道：“姓萧的，你将丁香藏在哪里？”
萧七听到万吉这样问，才放下心来。
他实在有些担心，丁香、范小山已经被这兄弟二人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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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兄弟二人的心狠手辣，若是给他们找到，范小山非独必死无疑，
而且一定会死得很惨。
江湖中传言，这万氏兄弟曾经抓住了一个仇敌，杀了四天仍未将那个
仇敌杀死，到第五天中午时分，那个仇敌才在他们兄弟面前咽下最后的一口
气。
当时他已经完全不像一个人，身上已没有一分完整的肌肤。
这个传言也许只有一半是事实，甚至只有十分之一。
无论是一半抑或十分之一，可以肯定，那个人都绝下会死得舒服到那
里。
范小山毕竟是萧七的朋友的朋友。
对于任何人，他都不忍他们有那种遭遇。
万吉见萧七不答，怒喝道：“说！”
萧七这才说道：“我没有将丁香藏起来。”
万吉道：“丁香现在人在何处，你果真完全不知道？”
萧七淡笑道：“我将丁香交给范小山，事情在我便已了结，范小山将她
带到哪里，是范小山的事情，与我又何干，为什么我要过问？”
万吉怒道：“姓萧的，你决定不说？”
萧七索性闭上嘴巴。
万吉还待说什么，旁边万安已挥手阻止，道：“二弟，你问他干什么，
杀了他，我们有的是时间，花些钱，多教几个人到处打听，何愁不能够将范
小山、丁香两人找出来？”
万吉一想也是，连声道：“不错，不错！”
萧七实时道：“一言惊醒梦中人。”
万吉一反眼，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萧七道：“就是若非万老大那番话，萧某人真还不知道范小山那件事其
实并没有解决，要彻底解决只有一个办法。”
万安替他接下去：“先解决我们。”
他再捋手中长枪，喝道：“下来！”
谙声未落，他身形已动，蹴地小纵，手中竹竿同时向那株树上的萧七
刺去。枪尖冷然闪超了一道惨绿的光芒，急劲如强弩。
幸好萧七已经领教过这两人的手段，一直就在小心着他们。
枪尖未刺到，他人已从那株树上拔起来，飞鸟般斜掠向旁边另一株树
上。万安长枪追击，“哧哧哧”，凌空一连十三刺。十三刺尽皆落空，萧七眨
眼间身形已落在那株柳树的梢头，一条人影即将鬼魅般从那株柳树下飞射上
来，手中剑如毒蛇般刺向萧七的下盘。万吉一剑三式，一式三剑，万吉一刺
就是九剑，这九剑只要有一剑刺破萧七的肌肤，萧七一条命只怕便会丢掉一
半。
整支剑都已淬上剧毒，萧七已看在眼内，身形才落又飞起，万安那支
长枪的第十四刺同时刺至。萧七那一动，却正好将万吉、万安的攻势都完全
避开，他人在半空，右手猛一翻，“呛啷”的一声，腰间那支明珠宝剑终于
飞虹般出鞘，三尺三寸长的剑，秋水般晶莹，毫无疑问是一支好剑。
人剑齐飞，凌空落下，万安眼中分明，身形一落一欺，长枪一沉，“哧
哧哧”又三刺，萧七脚尖方沾地，长枪已刺至，那剎那之间，他的身子突然
猛一旋，闪两枪，剑一翻，将第三枪挡开去。



剑挡在枪杆之上，“铮”的发出了一下金属交击声响。
万安那支长枪的枪杆看似竹制，事赏上是铁打的。
他三枪刺空，枪势就一顿一收，万吉实时从旁边那株树后闪出，软剑
斜卷萧七头颅。
萧七身一偏，剑一引，“叮”一声，将软剑接下，冷笑道：“中州双煞
的声名，敢情就是偷袭得来的？”
万吉道：“是又如何？”软剑“嗡”的弹开，“嗤嗤嗤”三剑疾刺，万
安一声喝叱，长枪配合软剑攻势，飞刺萧七必救之处。萧七身形暴退“枪剑
追击”萧七一退再退，道：“看来两位果真是下杀我不肯罢休！”
万吉厉声道：“江湖上现在已人尽皆知你萧七强闯万家，夺去我万吉的
妻子，我万吉若不杀了你，以后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说话间，万吉已连刺二十七剑，萧七一一地封住，叫道：“不错！不错！”
万安接口道：“万吉的事也就是我万安的事！”长枪十三刺萧七道：“当
然当然！”身形连闪，万安十三枪一一刺空，枪势竟未绝，“哈”一声，第十
四枪闪电般刺出，这一枪劲道之强，势力之急，角度之刁，远在方才那十三
枪之上。萧七却一闪避开，剑一落，便待贴着枪杆削上去，可是万吉的软剑
这剎那已向咽喉飞来，以咽喉换一只手，这种亏本生意，萧七当然不肯做。
他也只有一条命。
剑光一入目，他人已偏身斜退三尺，万吉软剑飞洒，紧追萧七，一剑
十七式，寒光乱闪，暴雨般打下。万安“哈哈”叱喝连声，一刺十三枪，无
一枪刺的不是要害，这兄弟二人显然联手已惯，一枪一剑配合得正恰到好处。
好一个萧七，身形飞舞在枪剑之间，竟然仍是那么潇洒从容，可是在这一枪
一剑的夹攻下，尽管他身形仍然从容，一支剑亦无法如意施展得开来。

※               ※                 ※

夕阳西下。
残霞如血，江水如血。
萧七连接万吉一剑十三式，万安一刺十三枪，颀长的身子突然飞鹤般
冲天拔起来，一拔三丈。万吉、万安一声怒叱，身形亦自拔了起来。枪疾刺，
剑“哗啦啦”一响，突然断成七截，每一截断剑之间赫然都相连着半尺长短
的一条铁链，三尺长剑立时变成了长逾六尺的炼子剑，飞缠向萧七的双脚，
“铮”一声，链子剑缠个正着，却是缠在萧七的剑上，萧七拔身半空，原是
要摆脱万家兄弟的夹攻，再行反击。
枪剑的追击乃是在他的意料之中，万吉那一剑的变化却是在他的意料
之外，可是他耳目的锐利，反应的灵敏，身手的迅速，却也是一般人所能及。
那剎那之间，他双脚猛一缩，手中剑闪电般一落，斜点在万吉那支链
子剑的第二节之上，链子剑立时翻卷，卷住了萧七那支剑的剑锋，链子剑的
剑尖那一翻之间，已然在萧七的靴底划了一道口子，却伤不到他的皮肉，他
双脚一缩之际，身形亦同时一侧，正好将万安那一枪避开。
枪从他在肩上刺过，他左手猛一翻，一拍枪杆，身形急泻而下，他的
剑仍缠在链子剑之中，仓猝间要抽剑固然是下易，但万吉要以剑伤他也一样
不能，剑缠在一起，万吉的身形自然也被牵动，速向下沉，万吉一声喝叱，
半空中出左拳，击向萧七的咽喉，萧七左手一圈，及时一掌拍开了万吉的左



拳，万吉连随抬右膝，撞向萧七的小腹，萧七的左膝同时一抬。
两膝相撞，“叭”一声，两人身形一分，已然着地。
萧七腕一翻，剑立即抽出，万吉也不慢，“哗啦啦”一响，链子剑回还
飞斩，萧七身形急退，一退七尺，后背就撞在一株柳树的树干之上，万吉把
握机会，链子剑“哗啦啦”拦腰疾扫，几乎同时，萧七双脚突然一滑，身子
贴着树干滑下，整个后背剎那几乎都贴在地面上，这个人的反应实在敏锐，
应变实在迅速，万吉那支链子剑也就在那剎那贴胸掠过，正扫在那株树上，
“刷”的一声，那一株柳树在剑光中折为两断，一道剑光同时从地面飞起，
飞向万吉的腰腹，萧七贴地滚身，断肠一剑终于出手，万安身形亦已落地，
那边一眼瞥见，失声惊呼：“二弟小心！”身形凌空，人枪化成一道飞虹急激
射出。惊呼声力出口，万吉已经肠断，萧七断肠一剑从万吉左腰刺入，右腰
刺出，几乎将万吉拦腰斩成了两截，腰未断，肠已断，万吉撕心裂肺的一聱
惨叫，人与剑，剑与树，齐倒在地上，鲜血飞激，与晚霞相辉映。萧七剑斩
万吉，人已从地上弹起来，剑一引，再迎上万安凌空刺来一枪，“叮”一触
怆尖，“四两拨千斤”，就将万安闪电奔雷也似的一枪卸开，万安看见万吉倒
下，目眦迸裂，嘶声怒吼，长枪一吞一吐，瞬息三变，一变七枪，三变二十
一枪，枪枪飞刺萧七咽喉，萧七连接二十一枪，已被迫退半丈，万安枪势再
变，“呼”地头顶之上一抡，“横扫千匹马”，拦腰疾扫向萧七，势不可当，
萧七急退，万安紧追上前，长枪飞旋，接连三枪，都是一式“横扫千匹马”，
萧七一退再退，人已被迫出柳堤之外，他身形轻捷如飞燕，堤边脚一点，倒
飞两丈，横越过水面，竟落在万家兄弟泊在堤下那叶小舟上，系在柳树上的
绳缆已解开，小舟已被江水涌出了丈外。
萧七身形倒飞落下，小舟竟只是轻微弱一晃。
这个人的轻功毫无疑问并不在剑术之下。
万安眼里分明，一声：“哪里走！”人枪亦从柳堤上射出，一枪闪电般
凌空刺向小舟上的萧七，枪尖“嘶”的刺裂了空气，萧七几乎同时从小舟上
拔起身，人剑弩箭般射向万安，剑在人前，流星般闪亮而辉煌，万安半空中
枪势一连七变，萧七剑势也七变，再一变，人剑从枪下射进，万安眼看一连
七剑都落空，第七枪甚至从萧七的头上刺空，心头不由得大骇，他的第八枪
方待刺出，已瞥见萧七人剑从枪下箭矢般射来，一声惊呼，身形急偏，萧七
的剑势竟然还有一变，惊呼剎那变成了惨呼，萧七从万安身旁射过，剑从万
安小腹刺入，右腰刺出，一剑断肠。万安惨呼道：“好，断肠剑——”鲜血
飞激之中，连人带枪“噗通”直堕入水里，一圈血晕立时在水中散开“萧七
已落在柳堤之上，剑低垂，剑尖在滴血。
血滴在地上，溅开了一朵朵血花。萧七目光一落，剑一挑，猛一抖。
“嗡”一声余血尽飞，剑锋在风中龙吟。
萧七也叹息在风中。

第三章　青龙十一刀

又是黄昏。



夕阳边，云淡淡，小桥外，柳丝丝。
萧七缓步从柳林中走过。
走向那边小桥。
晚风吹起了他的衣袂，也吹给他柳花的芬芳。
他嗅着这柳花的芬芳，精神更清爽，走出了柳林，一点醉意也都已没
有。
他已经醉了差不多一天。
每当杀人后，他总是习惯躲起来醉一醉，以酒洗心中的杀气，洗去所
吸入的血腥味。
那条柳堤的尽头有一间小小的酒家，他就买醉在间酒家之内。
只是醉，并未倒。
他带着七分醉意在那间酒家之内画了一幅画，做一首诗。
画画的就是那条柳堤上的风光，诗吟的也是。
诗写在画上。
他文武双全，诗书画方面的成就虽然比不上他的武功，但两河名士，
比得上他的，却也没有多少个。
很奇怪，他作画写诗，大都在杀人之后。
也许他亦是藉之消除心中残余的杀气血腥味。
幸好他喝酒作画写诗的时候并下多。
他不喜欢杀人，一点也下喜欢，可是面对恶人，路见不平的时候，心
中的杀气却立即火焰般飞扬，手中剑不动则已，一动必杀人，绝不留情。因
为他练的根本就是杀人的剑术，无情的剑术，传他的剑术的也并不是别人，
就是无情子。

“中原第一剑”无情子，无情子纵横江湖数十年，斩恶除奸，心狠手辣，
一支无情剑，七七四十九式断肠剑法，据说未逢敌手。
无情剑现在挂在萧七腰间，至于七七四十九式断肠剑法，萧七也已尽
得无情子真传。
无情子在萧七出道之后，亦已退出江湖。
他一生之中，就只有萧七这个徒弟”这个徒弟总算还没有令他失望。
萧七青出于蓝胜于蓝，无情剑下诛杀的无不是奸恶之徒。
所以很多人都说，萧七是一个侠客。
每听到这种说话，萧七都只是淡然一笑。
他并没有立心做一个侠客，他所以路见不平，除强扶弱，只不过因为
他觉得自己应该那样做。
也许他虽无意做一个侠客，体内流的却是侠义之血。

※               ※                 ※

小桥流水。
一个人铁塔也似立在小桥上。
这个人六十左右年纪，豹头环眼，燕颔虎须，跨一把长刀，一身锦衣
夕阳下闪闪生辉。
晚风吹起了他的衣袂，桥下流水有他的倒影。
夕阳将下，天地苍茫，一股难言的豪迈之气，猎猎衣袂飞舞响声中，
从这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了。



他瞪着萧七走近。
萧七并没有发觉这个人的存在，头低垂，也不知在思索着什么。
他一步踏上桥头，才有所感觉，猛抬头，目光落在那个锦衣人的面上，
一落一怔，脚步一顿，失声道：“董千户！”
锦衣人环眼一翻，叱喝道：“大胆萧七，竟敢直呼我名字！”
霹雳也似的叱喝声，震人心弦。
萧七又是一怔，随即抱拳道：“董老前辈！”
董千户咧开嘴大笑，道：“这还差不多。”
“奔雷刀”董千户二十年前便已经名震江湖，刀出如奔雷，性情也是霹
雳一样，当真是人快刀快。
他名字本来并非叫做千户，千户这个名字是别人替他改的，也名符其
实。
对于这个名字他一些薏见也没有，欣然接受。
因为无论如何，这比他本来的名字好得多了。
他也是乐平县的人，退出江湖之后，也就在乐平县住下，一直没有离
开。
所以萧七对于这个人并不陌生。
可是这个人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却仍是不免有些儿奇怪。
他奇怪问道：“这么巧。”
董千户摇头道：“一些也不巧。”
萧七愕然道：“老前辈莫非是有意在这里等我？”
董千户道：“不错！”
萧七道：“哦？”
董千户道：“前天找已经接到消息，知道你回来。”
萧七道：“好快的消息。”
董千户道：“一接到消息，我就准备起程去找你，谁知事情那么巧，不
迟不早来了几个老朋友！”
他一捋颔下长须，道：“几年不见，难免喝上几杯，该死的酒，竟然醉
了我整整一天！”
萧七笑笑道：“老前辈喝的只怕不是几杯。”
董千户哈哈大笑道：“这个当然，莫说几杯，就算几壶，也未必醉倒我。”
萧七道：“良友相逢，把酒聚旧，未尝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一个人开
心之下，自然就会多喝几杯。”
董千户道：“不错不错！”
萧七道：“反正我是回家去，老前辈来不来找我其实都一样。”
董千户道：“我却等不及了。”
萧七听得奇怪，正想追问，董千户的话已接上：“我今天早上才动身，
估计你应该来到这附近的，所以起程之前，先教了几个奴才赶来将你留住，
就是你半途改变主意，溜到别处去，也可以有一个消息，那晓得我人来到，
奴才们一个个回报，都说到处不见。”
萧七又待开口，可是董千户的话又抢先接上：“我只道你闻风先遁，独
自到处找了一趟，来到这桥上，一口气无处发泄，正准备将这条桥踏断，谁
知道你小子就从那边走过来。”
萧七道：“幸好我及时出现，否则教老前辈你连人带桥堕进水里，如何



过意得去？”
董千户一笑，连随又板起脸孔，道：“你小子整整一天到底哪里去了？”
萧七直言道：“躲在一家酒家内喝酒去了。”
董千户目光一落，萧七衣衫上酒痕斑驳。
目光一落一抬，董千户就想起了一件事，道：“你莫非又杀人了？”
萧七笑笑道：“老前辈还记得我这个习惯。”
董千户道：“你这个习惯不好。”
萧七点头，道：“的确不好。”
董千户目光一闪，道：“今天有消息传来，中州双煞伏尸在那边柳堤之
上，齐眦肠断，莫非就是你小子下的手？”
萧七没有否认，道：“正是！”
董千户放声大笑，道：“杀得好！”萧七道：“哦？”
董千户道：“这万家兄弟无恶不作，若非这几年我骨头懒得可以，不想
外出，若是他们就住在乐平县的附近，我早已拿刀去砍掉他们的脑袋！”
萧七道：“晚辈代劳也一样。”
董千户道：“这兄弟二人武功听说也有几不子，而且诡计百出。”
萧七道：“这是事实。”
董千户笑道：“好小子，有你的！”
萧七道：“若换上前辈出马，是必一刀一个，杀得更爽快！”
董千户一笑骂道：“小子你少拍我马屁！”
萧七道：“前辈一把奔雷刀，江湖中人岂非早就已闻风丧胆！”
董千户大笑道：“那是陈年旧事，现在宝刀老矣，英雄老矣。”
他话说得似乎很谦虚，其实一些也不谦虚。
因为他的心中，人仍是英雄，刀乃是宝刀。
这个人年纪虽然一大把，豪迈还是不减当年，也仍喜欢被人捧承。
萧七正想趁他高兴，问他此来何事，但又给董千户抢在前头。
董千户笑问道：“中州双煞为什么要找你拚命？”
萧七道：“因为我曾经强闯万家，打伤了他们好几个人！”
董千户又问道：“还有呢？”
萧七道：“抢走了万老二的老婆。”
董千户笑容一敛，板起脸孔道：“你小子当真色胆包天！”
萧七叹息一不道：“晚辈可是替朋友抢的！”
董千户道：“助纣为虐，更是罪加一等！”
萧七道：“万吉那个老婆却是抢自我那个朋友。”
董千户道：“大胆万吉，心目中难道没有王法？”
萧七道：“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王法为何物。”
董千户道：“这么说，你倒是做了一件好事哪。”
萧七道：“即使不太好，也不会是太坏的事。”
董千户道：“中州双煞，本就死不足惜。”
萧七道：“有前辈这句话，晚辈就安心了。”
董千户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多礼？”
萧七道：“对于前辈侠客，晚辈一直是深心尊敬的。”
董千户闷哼道：“我还以为你心目中没有我这个老东西。”
萧七道：“岂敢岂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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